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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扎61个小时
苦命小金良身体变得冰凉
李海龙并非孩子生父，律师说数罪并罚最高可判死刑

苦苦挣扎了61个小时之后，1月31日12时许，2岁男童小金良终于离开了这个对他而言充满了苦难的
世界。对着他尚未冷却的小小躯体，奋力抢救了他1个多小时的医生和护士们都泪流满面。也许，在天堂
里再也不会有暴力和殴打，他会在那里做一个最可爱的、无忧无虑的小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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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金良抢救无效小金良抢救无效死亡死亡
1月 31日 10时 30分，正在参加两会的市政

协委员、市儿童医院脑外科主任齐林接到医院
打来的电话，小金良的情况不好，要她尽快回医
院参与抢救。得知此事后，市政协立即派车在
第一时间将齐林送回医院。齐林赶到外科重症
监护室时，孩子的血压在持续下降，加大了血管
活性药物的用量，仍然收效甚微。重症监护室
的医护人员想尽了各种办法，但小金良的情况
仍然在持续恶化。11时 55分，孩子心脏停跳，
心脏按压半小时之后，抢救无效。12时 25分，
医生宣布小金良死亡。重症监护室所有当班医
护人员都聚拢在孩子的病床前，垂手而立，送他
最后一程。面对孩子渐渐冷却的小小身躯，他
们都哭了。

小金良的妈妈孙芳（音）被获准进入监护室
病房，她买了里外全新的衣服，一个小汽车和一
个娃娃。内衣内裤，绒衣绒裤，簇新的外套，她一
层层给孩子穿上，痛哭流涕。两个玩具，抱在孩
子的左右臂弯。泪如雨下的她一直念叨：“妈妈
对不起你……”只可惜，远去的小金良再也无法感
受这迟来的母爱。

李海龙并非李海龙并非孩子生父孩子生父
孙芳是1月30日9时赶到医院的，在重症监护

室外见到丈夫李海龙，他只对她说了一句话，“你
后悔了吗？让你回来你不回来……”22岁的孙芳
是甘肃人，她的母亲嫁给了李海龙的父亲。这对
半路夫妻一人带着儿子，一人带着女儿，索性给两
个孩子订了亲。那时，孙芳才15岁。孙芳说，她婚
前谈的有男朋友，根本不愿意嫁给父母包办的李
海龙。可是，迫于家庭的压力，他们见面一个月之
后就结婚了。结婚时，孙芳已经怀着 4个月的身
孕，是她男友的孩子，李海龙也知道并表示愿意接

受，小金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
可婚后李海龙一直游手好闲，连每月孩

子的奶粉钱都赚不回。夫妻俩经
常为这个吵架打架，等到女儿出
生，孙芳彻底失望了。孩子满月
后，她就去了北京打工。

“我虽然出门打工了，但当时是经过父母
同意的，李海龙也答应照顾孩子。”孙芳说，到
了北京打工之后，她想和李海龙分手的念头越
发强烈。“我俩结婚没领证，不存在离婚问题，
我一次次给李海龙说，我们两个人不合适，让
他再找个，但他就是不同意。”在北京两个多月
期间，两人通过几次电话，每次都在电话里激
烈争吵。

孙芳说，李海龙曾经在和她通话时打孩
子，让她听孩子的哭声，以胁迫她回来。他还
曾经威胁孙芳说，如果她不肯回来，他就把小
金良给卖掉。“我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
他竟然做出这种事。”据孙芳说，在二人共同生
活期间，李海龙从没有打过小金良，而且还表
现的非常喜欢这孩子，“要不是这样，我也不会
那么放心把孩子留在家。”

家里打电话通知孙芳孩子出事的时候，并
没告诉她事情的原委。只是说孩子生病了，病
得很重，在郑州住院。直到她回到郑州，才知道
是李海龙把孩子打成这样的。

1月30日上午，孙芳到医院之后，医生一直
没有同意她进监护室探视孩子，怕她受不了这
样的刺激。她非常惦念孩子，不知道现在是啥
情况。本报记者在重症监护室门外采访孙芳

时，摄影记者将前一天拍的小金良在病床上的
照片给她看。看到儿子的惨状，孙芳的眼泪一
下子就流了出来。“我恨死他了，他就是为了报
复我！”她哭着说，要是孩子能好起来，她再也不
会把他留给任何人。“我要带着孩子一起到北京
去，不管做什么也要把孩子好好养大成人，再也
不会离开他身边。”可惜的是，孙芳的愿望再也
无法实现。

家人称无法想象会发生家人称无法想象会发生
这样的这样的事事

李海龙的父亲和继母也从打工的江苏某
城市赶回。自从到了医院，李海龙父亲的眼
泪就没有干过。“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
事，海龙对这孩子一直都挺好的。”李海龙的
三叔李凤军含泪说，孩子平时很乖，很懂事，
小嘴很甜，见了他两口子就爷爷奶奶的叫，他
们都非常喜欢小家伙。李海龙的继母说，最
初女儿是把孩子放在她这里的，后来她和丈
夫也一起出门到江苏打工，就让孩子跟着李
海龙过。“要是他平时对孩子不好，我们也不
会这么做。”

李凤军说，李海龙的性格很内向，平时
不爱说话，脾气虽然怪了点，但也从没跟人
发生过争执。孙芳走后，为了养活两个孩
子，他还经常出门打短工，赚钱给孩子买奶
粉。“从哪个方面看，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
的事。”

律师称属实可判死刑律师称属实可判死刑
但要考虑案件实但要考虑案件实情情

李海龙目前已经被新郑警方带返。李凤
军说，李海龙在医院期间多次向他表示了自
己的悔过之心，“他说要承担所有责任，哪怕
以命抵命。”

河南金色阳光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高
健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不管是
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是一个悲剧。

如果事情属实的话，孩子父亲的行为已
经触犯了《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
罪规定，可以判其死刑，但这个案件需要经
过公安机关侦查、法院审理之后才能定罪。
本案例也需要考虑到各方面因素，比如，李
海龙需要照顾两个孩子，妻子又在外面打
工，在村里还要忍受村民的流言飞语等。还
需要给李海龙做精神鉴定，看是否受到了各
个方面影响造成精神不正常或者心理障碍，
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夫妻二人是包办婚姻，长期关系紧张夫妻二人是包办婚姻，长期关系紧张

把孩子养大成人的愿望再也无法实现把孩子养大成人的愿望再也无法实现

《两岁小男孩 被亲爹打成脑死亡》追踪

小金良的妈妈知道儿子的情况后悲痛欲绝。小金良的妈妈知道儿子的情况后悲痛欲绝。

得知小金良死亡的消息，起
初我并没有哭，只是冷静地想，
也许这对于他本人来说是件好

事，他可以永远脱离这对他而言充满苦
难的人生。眼泪终于决堤，是在事后我打电话
给市儿童医院脑外科主任齐林核实孩子的死亡
时间时。齐林在电话里说：“孩子的衣服是妈妈
亲手给穿的，秋衣秋裤、绒衣绒裤，穿得里三层
外三层。还给孩子买了两个玩具，一个是小汽
车，一个是娃娃，一边一个让孩子抱着……”泪

水就在那一刻毫无征兆地涌了出来，我无声地、
痛痛快快地哭了起来——为这个可怜的，死前
受尽折磨的，无辜的小小人儿。

接到电话是在1月28日傍晚，市儿童医院
党办的工作人员说，他们那里收治了一个被父
亲殴打致脑死亡的两岁孩子。我通知了摄影
记者王银廷，匆匆赶往市儿童医院外科重症监
护室。负责医疗卫生新闻已经 6 年了，见惯了
人间万象、生离死别，心也变得不那么柔软。
走进重症监护室，看到伤痕累累的孩子，我还
是很镇定地做着采访，情绪并没有太大的波
动。直到采访临近结束时，我凑近了去看孩子
的脸。他的面颊虽然肿胀，但仍能看出端正的
五官，受伤前一定是个标致可爱的孩子。我站
在孩子的右手边，他的右眼闭着，肿成了一条
缝。我又探头去看他的左眼。就在那一刻，我

麻木的心被狠狠击中——他的左眼张开着，眼
神空无一物，瞳孔散大，茫然地对着天花板
——呵，他在遭受那致命一击的时候，也是这
么茫然的吧！他小小的心一定在一直追问：爸
爸，我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打我？可是，回答
他的只有一下比一下更狠的殴打，一下比一下
更深的痛楚，还有将他吞噬的无助和茫然。我
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

死，对他来说是好事吧？我流着眼泪说服
自己——这样凄惨的人生对他有幸福可言
吗？见不到妈妈，生活里充斥着殴打、凌辱、虐
待，没有任何反抗能力，这小小的两岁孩童该
有多绝望多恐惧？就这样离开吧，离开凄惨的
人世，去到天堂。我相信，在那里绝对不会有
暴力和痛苦，他在那里会是最可爱最甜美的小
天使。 晚报记者 邢进

愿你在天堂做最可爱的天使
死，对他来说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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